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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第十一回  遷怒迷人蛟龍泄恨　法師收妖當場出醜遷怒迷人蛟龍泄恨　法師收妖當場出醜

　　卻說本書上文縹緲真人對火龍真人曾說過一件老鼠化蝙蝠在西岐山上替文美真人守衛洞府，後來又因他有功於灌口人民，著他

去那裡受些香煙。真人原替他算定，這香火期間，只有一千年相近。哪知不到千年，就被那條蛟龍一攪，攪壞了他的寺院。那蝙蝠

原本忠厚安分，因千年香火為期已近，再也不生奢望，回至山中，拜謁師父文美真人，備陳前事。真人神機默運，良久良久，方歎

了一聲道：「似你出身異類，又為動物中頂頂卑下之物，居然能夠有這般成就，自是可取。在人家說來，還以為你修煉得如許久

遠。這點成就，並不算�分難得，但從開闢以來，以絕小動物，而修道成人，日後還有絕大前程，怕除你之外，未必更有第二人。
似乎天公於你，不算薄待。我因甚無端講這幾句話給你聽呢？因為你的出身太卑，前程太大，這是非常難得之事，大凡事之非分而

得者，必多意外的磨折，磨折越深，成功越大，亦更見成功可貴。若是隨隨便便讀得幾句道書，煉得幾年坐功，就能成仙了道，世

上眾生，只怕人人都要去學仙人了，人人都能輕易成仙！仙與人，又有何殊？既不見仙之可貴，而仙之為仙，也真個沒甚高明，我

輩又何用如此苦修勤煉呢？」蝙蝠稽首道：「弟子明白了，弟子雖出身異類，為動物中最下賤卑微之物，但從師尊收留門下，又受

了千載香火，雖不敢說如何成就，也算得了幾分人性。從今為始，弟子大概將由畜道而入於人道。在別人生而為人，根行本來極

佳，修持必較容易，弟子卻不敢妄自尊大，自擬於人類之數。無論人生所不能受的磨難艱苦，弟願意去捱。捱得過，是師尊玉成之

德，也是弟子非分之榮！捱不過，也只好自怨命苦，枉費了萬載修持，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弟子決不敢稍有怨悔之心！弟子愚拙

心腸，但知順天敬師，安分修道，其他都非所問，望師尊憐而教之。」　　真人聽了，不覺展眉喜笑道：「倒不料你有恁般決心，

這樣毅力，真可算得物類中傑出之才，反常之事。大凡反常者，不敗亡，必大貴。如你之才之命，敗亡二字，可決其必至此。將來

成功，真不可以限量！如今便是你所說的人禽交界的關鍵，我便要牒送地府轉輪殿上，煩他們送你轉凡人世，擇一良善人家，前去

投胎。你須立定宗旨，明心見性，勿為利欲所誘，勿為財色所迷，見義必為，視惡如仇，諸善力行，百邪遠避。如此力行勿懈，機

會到來，自另有人度你出世。即使人事牽纏，稍稍挫折，總都是命宮所遭，切勿灰心短氣，自棄前功。要知修道時的磨折，都非真

正的苦難，乃是修道人應歷的途徑，必有的階段。橫豎經難愈多，將來的成功亦越大。總之都非勞而無功的。謹記吾言，勿忘勿

忘！我這許多弟子中，只望你一人最有造化了。」

　　蝙蝠受命之下，感激而泣，只說：「弟子都理會得，弟子已經說過，修道順命，不計成敗，何況師尊又明明訓示弟子，還有那

種造化呢！」真人大悅，馬上修起牒文，待要申送入地。只見蝙蝠又跪下道：「還有一言，請問師尊，方才師尊說，『將來機會到

來，自另有人前來脫度弟子。』難道說師尊就未必能來拯拔弟子麼？弟子承師尊訓誨提攜，恩同大地，難道還要去另拜師父麼？這

就使弟子萬分的不解了！」文美真人聽了他說到這句，不覺慨然道：「師弟相逢，都有一種緣份，緣盡則散，事理之常，本來不必

介意，何況你我關係，還不致從此而止。不過度你之人，的確不屬於我，而亦和我本人無異，因為彼此都是師兄弟，同出一教門

下，在我原沒絲毫得失，在你卻又多得一位道德極高的師父。要知道這也是勝過常人的一種福份啊！」蝙蝠聽了，悲喜交集。看著

真人修好一道牒文，派個力士送去地府。

　　當有冥王查看冊籍說：「有河南孫杰積德累功，救人無數。現在尚無子女，可著蝙蝠前去投胎。立時著判官修了回文，仍著力

士齎回。真人又著力士送蝙蝠至其中，由冥王輪回司親送蝙蝠下凡。剛巧孫杰妻羅氏懷孕�月，夜間夢見一位官吏，送來一隻黑色
飛禽，對他說道：「你夫妻行善多年，感動天心，冥王派某親送仙禽為爾男子。此物本是仙種，前程遠大，不可限量，爾等宜好好

看視，不要輕覷了他。」說畢，把飛禽一放，那禽投入懷中，一驚而醒。立時覺得肚子生疼，哪消半個時辰，呱呱墮地，卻是一個

面白唇紅眉清目秀的佳兒。夫妻倆這一喜，也就非同小可，而且照夢中所見景況，可知此兒不是尋常之輩，必係絕有根器之人，心

中愈覺慰悅。因他是神仙所賜，取名仙賜。

　　光陰易過，轉眼兒，仙賜已過�歲，孫杰夫婦便請個有名的先生，教他讀書。仙賜是天賜聰明，不消說是一目數行，聞一知�
的了。讀到�四歲上，已把古今史冊和許多名人典籍，裝滿了一肚子。一時傳說開去，就近地方都知孫杰家孩子是天生仙種，生有
奇才。早有州官風氏，聞名來聘。孫杰因仙賜尚在童稚，不肯放他出去，向州官面前再三懇辭。不料州官和仙賜談了一回，已知他

是真有才學的人，必欲請去幫忙，因對孫杰笑道：「老先生還把公子當作小孩子麼？他年紀雖小，可知才學淵深，決不是尋常成年

長者可比。此去相助下官，掌司案牘，必能造福地方，為民除害。等過一二年，下官還要保舉入朝，方可展布他的奇才哩！」孫杰

沒奈何，和妻子商量過了，只得答應州官，著仙賜跟去，伺候長官。州官大喜，和仙賜一同回任。

　　凡是地方上一應重要政事，都咨詢仙賜，然後施行。仙賜感他相知之意，也遇事盡心，言無不盡。不上一年，州政為之一新，

人民無不感頌，州官更是喜悅。後來果然把仙賜保舉為下大夫之職。那時仙賜還不滿二�歲，少年英俊，朝野稱揚，便有許多達官
貴人，生有女兒的，都央人說媒，願配婚姻。仙賜少年老成，既然身列朝班，時時只以國事為念，又因自己年輕，並不把此事放在

心上，對於說媒之人，概以未敢擅專，須請命父母為辭。後來有個上大夫伯臯，因深愛仙賜，一定要把自己次女許配與他。仙賜仍

諉在父母身上。伯臯竟自上門親見孫杰夫婦，面求允婚。孫杰夫婦也久聞伯臯兩位小姐都有才德，既然如此俯就，焉有推卻之理，

自然一口允許下來，仙賜也不敢再說甚的。當下雙方議定，準來年三月中迎娶。

　　不料這年冬間，伯臯的次女名叫蕙兒的，因在花園中看家人們摘取臘梅，猛見籬外有個少年男子，隔著籬笆空隙處，盡向內

望，蕙兒心中不悅，便想回宅，正待舉步，猛覺得眼前一陣青光，耀得他雙目繚亂，立時神智不清，撲在地上。幸得左右扶持的僕

女丫頭，將他拉了起來，大聲呼喊，那蕙姑竟似發了瘋狂一般，口口聲聲只要望園外奔去，也不曉哪裡來的氣力，三四個婦女拼命

也拉不住他。一陣慌亂，早驚動裡面眾人。伯臯恰好下朝，聞此異事，急忙和夫人古氏並長女菊姑，一同帶了全班男女傭人，趕到

花園。正見蕙姑和一班人怒目相持，弄得婢婦們筋疲力盡。蕙姑自己也是衣衫扯破，頭髮散亂，很不成個模樣。兼之兩目直視，口

噴唾沫，滿口子亂嚷亂叫，胡言怪語。見了父母，也不知羞懼，仍舊扎掙著要出園去。古氏見此情形，�分傷心，急得上前抱住蕙
姑，帶哭帶叫的說：「我的兒，你是怎麼了？這不要了你娘的命麼？」伯臯知他必是遇了邪祟，便也不問青紅皂白，走近身去，舉

手就打了他幾個耳刮子，大喝道：「什麼妖人，敢在此作祟？也不打聽打聽我伯大夫世代忠良，與人無過，對天無忤，上界仙神未

嘗輕視於我，何況小小妖魔，敢如此無禮！再不速去，我必請命仙凡兩界帝君，處爾嚴刑！那時你可悔之太晚了！」這話一出，果

然蕙姑不似頭先那樣胡鬧了。看他一言不發，拔步就行。大眾跟住了他。他進了宅門，逕回自己臥房，仍舊不言不語，直挺挺地坐

在牀上，神色之間兀是一副邪氣。伯臯夫妻也無可如何，只得請了許多著名的醫生，替他診治，有說邪入心經，恐成狂病的；有說

痰迷心竅，痰清即愈。有的說得大致相合的；有說的完全相反。伯臯請他們每人開了一個方子，所用的藥，也有同有異，究不曉得

誰是誰非，誰用得誰用不得！那蕙姑卻只是冷笑，總不說話。古氏主張拜禱天地，把許多方子擺在一處，請伯臯虔誠叩祝。祝畢，

隨便抽取一張，算是一個望天打封之意。伯臯委實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得照他這個辦法，抽出一張藥方，急忙差人買了藥，煎

好了，著蕙姑喝下去。蕙姑接了藥，大笑一聲，忽然變作男子口音，大聲道：「你們真是混帳，世上庸醫開的方子，那怕千劑萬

劑，怎能治得小姊的病！再說小姊身子好好的，也沒有什麼毛病。不信，可請個懂得脈理的醫生來，著他細細診上一診，我這脈

氣，可是有病的樣子？可笑你們請來的全是一班酒囊飯袋，只有騙錢殺人的本領。」說著，將熱騰騰的藥，傾在身邊一個面盆內，

可煞作怪，明明一小碗藥，給他這一傾，就傾滿了面盆。高出一個頂來，頂峰尖削，漸下漸大，接於盆口，宛然成個塔形。」眾人

都駭然。伯臯氣憤不過，恨恨地說道：「我伯臯雖無好處及人，自問無大過惡，為甚這等邪魔偏會找到我來！」說時，不覺淚下。

古氏更哭得悲悲切切，哽咽萬狀。



　　才見蕙姑仍作男子聲氣，反笑道：「兩位老人家，不用悲怨，像伯大夫方才那種狂言，我是不高興和他多說。如今見你倆說得

可憐，少不得把我的實情告訴你們吧！我本西海龍神，因為一時性急，在灌口地方，那處有文美真人的徒弟，乃是一個蝙蝠蟲兒，

奉他師尊之命，在灌口受人香煙供奉，我因他專和灌口老龍交好，目中沒有我這真龍，不合一時性起，拆毀了他的廟宇。但他也不

該挽出老龍，和我為難，將我壓在海底，不得翻身出頭。後來老龍又冒了我的牌子，去受上帝敕命，被封為四海龍王。我因被壓在

海底，竟不能和他作對。今幸老龍師父縹緲真人，奉了老君祖師之命，前來灌口，會同灌口二郎神，辦理老龍移山填海一案，將原

有海水改成一個絕大鹽井。鹽井之旁，又設下一個火井，以供四方眾生煮鹽之用。剛剛那火井底下，就是我被壓之地。他們動工之

時，略一疏忽，才被我得閒脫逃。打聽那蝙蝠現在投生孫家為子，如今又做了你家女婿，官居下大夫之職。正要尋他報仇，不道路

過你家家園，遇見你們令愛。我就知道必是孫家小子的老婆，怪他生得如此美貌，偏那仇人竟有福份消受。我心中又是一氣，因此

先和你這女兒開個玩笑。你們要是知機的，趕快退了這頭親事，我便專去找那小子，他是我切齒冤家，早晚必死在我手。你那女兒

嫁了過去，也是一個寡婦。還不如趁早離開為妙。我這舉動，半是報仇，一半也正是有益於你。你們可明白麼？」伯臯聽了，怒

道：「胡說，你和蝙蝠作難，已經打毀他的廟宇，他卻沒有向你問罪！你雖吃了些苦楚，乃是老龍之過，與蝙蝠何干！更與我這女

兒何干？你雖異類，既能變化人身，可知雖有道術，也講理性。你得自己想想，這等畏強欺弱的勾當，便給你報了仇，泄了恨，又

有什麼體面呢？」

　　蕙姑聽了這話，忽把櫃子一拍，大怒道：「好小子，我是善意相勸，你敢笑我怕強欺弱！那老龍和蝙蝠遲早自有被我報復之

日，你要活得上一百年，不怕親眼兒瞧不見，現在卻不必談。只你這女兒，既要許與孫家小子，還不如嫁我老龍。論身份，他是一

個小小官兒，我卻身為神龍。論本領道法，他一個凡間孩子，自然比不上我這修煉萬年的法身。論將來好處，嫁了我做我老婆，我

必度他成仙。連你丈人丈母，也有些好處！別的不說，將來幾丸不死金丹，是靠得住的。那小子，他又有什麼能為，什麼好處？你

們夫妻都是明白人，再商量商量，別誤了女兒的終身和自己的命運啊！」伯臯怒道：「你既誇說自己是神龍，神龍的行為可是這般

不講禮法的麼？可能這樣強要人家有夫之女麼？我想你一定是什麼海中魚蝦龜鱉之類，修成妖法，前來惑世害人。如你這等無法無

天的行為，只怕天也不許你的！我陽間雖不能制你的妖法，天上許多神人，難道也許你如此狂妄胡為，毒害良民麼？」那妖見伯臯

說穿他的底子，越發惱羞成怒，從此敲桌打凳，持刀弄杖，鬧得比先更凶，弄得伯府全家上下個個心驚，人人不安。古氏先還苦

求，後來被他鬧不過了，只得去請了一位法官，姓丁，叫丁得全的，來府收妖。

　　丁法師手持七星寶劍，身披八卦道袍，一面孔的神仙氣象，登壇發符，指東畫西的，鬧了一陣，驀地把令牌連拍三下，口中唸

唸有詞，喝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語未完，忽然一陣黑氣，向台上直撲丁法官身邊。丁法官慌得把令牌丟在壇下，急

舉寶劍亂飛亂舞，宛如發狂一般。壇下眾人只當他力戰妖精，還暗暗佩服他，真有些兒道行！誰知丁法官舞了一回劍，不但黑氣未

散，而且把自己一張神仙氣象的法臉，染得黑漆漆地，簡直和鬼一般醜。

　　壇下眾人見了，又是好笑，又是覺得害怕。不期大家發聲喊說：「丁法官怎麼變成個黑人了？」丁法官哪裡聽見，還在那裡發

瘋般亂跳亂舞。只跳得他滿頭滿臉汗如雨下。看他由瘋狂而掙扎，由掙扎而疲憊，看看實在支持不住了，苦的是一張嘴兒，噤不得

說不出一句話來！就連那句騙飯秘訣，什麼『急急如律令』也叫不出來。此時眾人才知他不是收妖，實在已給妖人收拾得夠受的

了。

　　伯臯是仁德之人，心中大為難過，只得和古夫人倆再三懇求。那妖仍附在蕙姑身上，逼著伯臯夫婦，尊他一聲上仙，並允諾從

此再不得罪於他，並不得再請什麼法官來搗鬼。伯臯夫婦一一答應，方才瞧見丁法官大喊一聲：「上仙饒命，小道知罪了也！」一

言甫畢，身僕壇上。眾人急忙上去看時，那丁法官僵臥如死，只剩一絲游氣，若斷若續的，輕輕呼吸著。伯臯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懊

恨。立刻命人拆了壇子，著人把丁法官背到外面，弄了開水給他喝了。那丁法官原沒什麼毛病，不過是跳舞得太有勁了，不覺把些

仙法使盡，元氣大傷，力盡筋疲，所以有此委頓之象。休息多時，已能起坐。因見伯臯在旁，忽然垂淚道：「大人呀！小道為替大

人收妖，�分盡力，偏偏那妖人力大無窮。幸虧小道道法不淺，仰賴大人洪福，已將他雙足斬斷。小道本想取他性命，因念『天地
有好生之德』，小道曾奉師命，不好輕開殺戒，所以將他放走。但不許他再來纏繞。從此大人可放心釋念了。只苦的是小道一身，

替大人受了這場辛苦，倒有幾個月做不得法事咧！」一面說，一面把那黑臉一皺一皺的，映著兩顆半紅半白的烏珠，閃閃爍爍，叫

人看得可怕之至。伯臯生性忠厚，見他已經累到如此，怎忍再去戳穿他的牛皮。偏偏那班下人聽了這等說話，見他如此形景，一個

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丁法官卻才有些明白，不覺黑臉之中，又微微泛出一點紅光。一個家人出去，拿了一面小圓鏡子給他，笑

道：「丁法官，卻慢討功勞，先把自己的尊容瞧過一遍再說。」

　　丁法官還不曉得自己面色變黑的緣故，持鏡一照，不覺大嚇一跳，一骨碌跳下牀來，大嚷道：「眾位快來！眾位快來！兀那妖

人正躲在鏡子中間呢！」這一句話，卻惹得伯臯也忍不住笑得彎腰屈背，指著那送鏡的家人，半晌說不出話來。未知丁法師嚷的什

麼，卻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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